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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深处住着一位孤独的小天使。

她没有亲人，没有玩伴，每天除了和几只昆

虫逗逗趣之外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有时候狐狸会来，可狐狸永远只有一个问

题：喂，看到兔子了吗？

天使当然回答说没有。狐狸就一脸不高兴

地走了。过不了多久，狐狸又来了。天使不喜欢

狐狸，在它来之前就藏了起来。

“梆梆梆……”狐狸毫不客气地不停敲门，直

到天使出来。“喂，看到兔子了吗？”狐狸问。

“没有。”天使木木地回答。

狐狸一甩尾巴走了。

狐狸的造访，更增添了天使的烦闷。

“去人类的世界逛逛吧！”一只鸟建议道。“人

类的世界可有意思啦！”鸟极力推荐。

“不过，去之前你最好摘掉翅膀，换一身体面

的衣服，打扮得像个人。”鸟歪着脑袋补充道。

天使接受了鸟的建议。

天使来到一座城堡，正当她像一片羽毛一样

飘飘悠悠地落下时，她听到一个年轻人在唉声叹

气：“我是一名诗人，可冬天到了，蝴蝶不见了踪

影，我的灵感也像花儿一样枯萎了。”

天使擦了擦诗人的眼镜，诗人猛地跳了起

来，他大叫着：“我看到春天了！成群结队的蝴蝶

和蜜蜂正围着大朵大朵的花翩翩起舞，高声歌

唱！小溪水也在哗啦啦欢快地奔流着！”诗人重

新回到桌子旁，沙沙地写着他喜爱的诗句。

天使离开了诗人，她在城堡里看到了一幢宏

伟的建筑，半圆形的金色屋顶，小提琴样的窗户，

整个看上去就像古代将军戴的金盔，威风凛

凛。——这是一座大剧院。

音乐会还没有开始，里面没有观众，只有一

个哭泣的歌手。

“我的嗓子坏了，再也不能歌唱了。”歌手伤

心地对天使说。天使开始念咒语，歌手的病好

了，他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

歌手的歌声婉转动听，连百灵鸟也冒险飞过

来听。

天使的好名声越传越远，来找她实现愿望的

人越来越多，可天使仍觉得孤独，她开始怀念森

林里幽静的生活了。

天使又回到了森林，她发现她的昆虫朋友少

了。“呃，我吃了一些昆虫。”鸟蹲在树杈上略带歉

意地说。

鸟的主意
赵雁

苏大夫本名苏金伞，民国初年在小白

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

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

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颏儿一绺山羊须，

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

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

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

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

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

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

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

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

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

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

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格色。苏大夫有

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

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

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

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

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苏七块。

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

不知他的大名苏金伞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

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

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

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

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

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

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

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

准还，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

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

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

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

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

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

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

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

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

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

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

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

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

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

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

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

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

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

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

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

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

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

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

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

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

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

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

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

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

理这人。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

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

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

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这一套可不

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

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

码头。天津人迷戏也懂戏，眼刁耳尖，褒

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像见

到皇上，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

红大紫；可要是稀松平常，要哪没哪，戏

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不好茶

碗摇篮上去；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

上。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倒好叫得

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也就练出不

少能人来。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

天的活神仙。刻砖刘、泥人张、风筝魏、

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

人的姓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

起称呼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

有这有这一个绰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

响。

刷子李是河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

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不干。他要是给

您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

就赛就赛升天一般美。最叫绝的是，他刷浆时

必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

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

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

一本事，他不早饿成干儿了？

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

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的生气愣说不

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

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点烟、跟在

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

过师傅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

亲眼瞧瞧。

那天，头一次跟随师傅出去干活，到

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

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随管事的人一

谈，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

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得

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

方方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黑裤，

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

桶白浆较上了劲。

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

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刷，蘸了稀溜溜

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

一掉准掉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

就赛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立时

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

有人说这蘸浆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

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

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

脆一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

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墙面，真

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

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

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

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抽袋烟，喝

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

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

索刷子李的全身。每一面墙刷完，他搜索

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

现。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

不可侵犯的威严。

可是，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

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瞧见刷子

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

白，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

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

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

说，也不敢看，可妨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小

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

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

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

一提，那白点即刻没了，再一松手，白点又

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

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

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看上去

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

笑道：“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

你在骗自己。好好学本事吧！”

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

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

苏七块（外一篇）

刷子李


